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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巫白慧先生
刚 晓
巫白慧老先生是10月2日晚上去世的，5日刘培育研究员来信告知我。

对于巫白慧老先生，听闻其名，是很早的事儿了，但真正认识，是在2006年的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上。

当初我选择唯识学作为主业，接触到了玄奘法师的真资料，于是决定要回头补上因明这一课，僧界并没有人研习因明，我就只能逞尽各种手段搜集因明相关的资料，其中就有巫白慧老先生的一些文章。

2002年杭州佛学院开了第一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在设计2003年第二届研讨会题目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研习因明，所以我就想以此为题，看看全国当下里到底有多少人在作因明的研究，因为清末民国时候的学术名家，与因明有点儿关系的几乎也都能和吴越佛教扯上，好象研讨因明与吴越佛教这个平台并不相悖。我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培育研究员联络，请他给作个方案、列出相应的预算等。可惜的是，那场漫卷全国的瘟疫突如其来，使得这次因明会议一直推到2006年才开得了。不过因为有了更充足的筹备时间，结果这次会议开成了国际会议，法国、美国、印度等国的因明同行也来参会了，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吧。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结缘了巫白慧老先生。

巫老先生因为年纪实在太大了（巫先生生于1919年），是老伴陪同一起过来的（老伴是医生）。因为我是这次会议的具体操办者，只是起先有不少事务性的跑腿活，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前后招呼各位与会代表、带统战部领导去看望年高德劭的学者，到会议开始之后，我也就有暇坐下来参与讨论了。

这多年我也参加了一些所谓的研讨会，尤其是佛教界主办的研讨会，我知道了不少佛教研讨会的真实状况——从学人队伍上来说，全国的佛教研究队伍也就约两百人上下，每次研讨会参加的人数从数十人到百人左右，不同的主题会有人员的相互调换，基本上总是这些人在转。虽然每年都有年轻的学子加入，但也相应的有毕业后不再做这方面研究了的人退出，这是一个开放自由的机制，所以人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学者队伍情况比较参差，有真心实意为学的，但也有太多的人是把为学作了谋生的手段——在某次会议上，我亲耳听见北大一位知名教授给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传授参加佛教研讨会的技巧，当时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不过这几年再见这位教授，从姿态量上感觉，他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我倒觉得这太正常了，支撑起这片学术天空，本就是少数人的责任，大多数人来打个酱油也就是了，这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给我们这个学科壮壮声势，助助威风，这也是少不得的。

研究佛教的学人中，有几位了不得的天王级人物，各地的学术会议，都争相邀请他们，总觉得要有这样的人物压阵才行，好象有了他们的参与，这会议才够得上分量、够得上档次，才算成功。我一直闹不明白，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著作，虽然天王们差不多都是温文尔雅、包容平和，风度涵养着实令人心仪，但文章好象并没有显示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啊～～
学者是凭什么立世的？学问！而学问的体现，只能是你的文章、著作。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时代的问题，你不能拿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情况，现在觉得是常识的东西，在那时就是了不得的。我似懂非懂地噢了一声。

也有人告诉我：话说那么明白干什么？那不招人烦吗？
他们掌握着分配社科基金、教育部课题等的资源呀。我再噢一声。其实我还是没有明白，佛教界主办的研讨会与社科基金、教育部课题等等有啥关系呢？人曰：因为佛教界自己不自信啊～～原来如彼！

教界的头面人物，他们耳边儿听的不全是恭维话吗？自信在恭维中咋反而丢了呢？佛教界的话语权就这么被他们占了？曰：人家有自知之明！
我在大家的面前不是老表现得自信满满吗？曰：你那是在掩盖自卑！

嚯，我还是闭上嘴吧——我没有受过正统的所谓学术训练，所以对学者确实很难有同情的理解，这就显得气度不够开阔。这是我永久的短处，虽然我刻意地想改，可潜意识里总有“不能辜负了这意外得来的这二十多年岁月”之念……

巫白慧老先生很特立独行，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静静地坐着听，一句话也没有说，干脆就没有说话的意思。一个话题大家讨论得没话说了，要冷场了，这时候，巫老先生忽然慢吞吞地说：我来说几句——按我们通常的情况，因为是大家在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忽然冷场的，他已经听了这许久的时间，总该发表对大家刚刚讨论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吧～～可巫老先生不是，他是干脆不接大家刚才讨论的话题的碴儿，自个儿只管另外新开一个自己想要说的话题。刚才大家讨论的话题其实还没有一个相对都能够接受的说法，你老先生现在发声了，你德高望重，（后来还被评为荣誉学部委员
，）大家都想听听你老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可你一下子不管不顾了，开始说一个新的话题，不是把大家撂的话题给撅到这儿了吗？老先生可真是率真得可以。

这个讨论时间段结束之后，巫老先生叫住我，拿出一本自己译释的《圣教论》，题签之后送给我，还不停地夸我，夸我讨论时的发言有想法，还夸我操作会议的周全，夸得我很不好意思。

会议结束的时候，因为巫白慧老先生是这次会议年龄最大的学者，所以我把巫老先生夫妇送到机场，我一直担心八十多岁的老人坐飞机能否受得了，他们一下飞机马上就给我回音说安全到达了，让我放心。（不过，后来我听张忠义老师说其实巫老先生回北京后住了老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到家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报平安并接着夸我，说在会议上拿到了我的《正理经解说》和《集量论解说》，觉得我是“因明学术界一颗值得重视的闪闪耀眼的新星”云云。“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大众的掌声
”，对于巫老先生这样重量级的学界前辈的夸奖，我还是很受用的，不过，我知道，老先生并没有看我的书，因为……

随后几年，我也留意着巫老先生的状况，但我始终没有动过打扰老先生的念头，有人提议请老先生给我的书题写书名、做推荐语啥的以提高销售量，我都一口回绝了，我不能让一个率真的老头儿来做这事儿。

巫老先生是中国的印度学大家，印度文化里特讲轮回。老先生现在去世了，我们不应该为此而伤悲，否则就太亵渎老先生了，还是多念念oṃ  āù  hūṃ吧
。
�有些天王还是很高明的。


刘先生说：一个人的学问转化成国家意志了，他就成了“天王”。“天王”并不要求学问一定绝大。你的学问那怕极大，要是转化不成国家意志，你就只是学问家。刘先生还拿中国历史上的经学大家给我进行了一番论证，这里不多转述。


我这样确实刚愎轻率，但我真的是这看法，可能真的是我的目光有问题。


�我自己确实是一个招人烦的人，好在皮厚，无所谓了。


�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该院在职学者，后者为该院离退休学者。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5188331.html


�[美]法朗士著，梁永安译，《隐士：透视孤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2页。


�这个咒语的悉昙体写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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